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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算拿電影和小說作詳細對比，但

二○○六年拍成的《 面紗 》（港譯：

《 愛在遙遠的附近 》，原著 ： The
Painted Veil，一九二五出版）電影版本
（三部最近期的一部），有頗堪一議的

片段：細菌學家瓦爾特．費恩，到一個

受霍亂肆虐的中國村鎮工作，不但充當

醫生，還幫助引水工程以便減輕疫情。

卻為保持水源潔淨，勸喻民眾遷墳，觸

怒地方軍閥（ 其扮相滑稽得引來一

笑）。瓦爾特對貧窮山村的孩子很有愛

心，拿碎錢分給他們，但在研究病菌時

因感染而亡，下葬時只以草蓆裹體。鏡

頭再轉，跟瓦爾特同行的妻子凱蒂已回

到倫敦定居，與小兒子在路上碰見查爾

斯．唐生，這殖民官仍念念不忘曾與她

出軌的一段情，可是凱蒂掉頭便走，彷

彿已重得新生，擺脫了舊我。

以上電影片段，在毛姆（W. Somerset
Maugham）原著中並無出現，是編劇者

所加插，目的似一方面在強調瓦爾特的無私奉

獻，另一方面也說明凱蒂的自新終得成功。電影

導演深刻明白，即使為了討好「消閒」的觀眾也

必須抓住一個題旨，因此做好了敘事鋪墊，「丈

夫殉道而妻子獲救贖」，優美的山水配以演員出

色的演繹，畫龍點睛地完成題旨的塑造。

閱讀原著，大概不少人也會猜想題旨合該如

此。小說與電影並觀，甚至覺得後者頗為「忠於

原著」。電影確實把小說中的東方主義色彩盡量

淡化，小說中凱蒂對「貞節牌坊」和

山上神廟的神秘感通也只輕輕帶過，

更略去那海關助理專員韋丁頓對凱蒂

大談什麼是「道」：「 失敗和成功，

誰能辨別兩者何時交替？……征服自

己的人是最強的人。 」要討論《 面

紗》的宗教啟迪，也許只是從修道院

院長放棄貴族身份來華助養孤女，激

勵了凱蒂洗心革面這方面墨便足。

然而，果真如此，毛姆這部小說就

真是「通俗」不過了，也不必布置那

麼顯眼的東方象徵卻又似輕描淡寫。

不應忽略小說序言中，毛姆提及自己

閱讀但丁《神曲》的感受：《煉獄》

第五章講及中世紀一個貴婦，因丈夫

懷疑其不貞而被囚於一個荒僻的城堡，城堡裏的

毒氣能致人於死。貴婦之夫不與她交談，不聽她

的哀訴，正欲以此悶不作聲的方式作為報復。她

死前未能悔罪，但求早日脫獄得上天堂。

毛姆是否根據這故事原型重塑一個現代版？試

看：瓦爾特半央求半強逼凱蒂跟隨他到疫區，的

確懷報復心理。他在疫區忙於看病，卻不大理

睬凱蒂；他死了（有薄棺下葬），她相信自己從

未愛過他。這時刻，凱蒂可謂已進入生命試煉的

第一層階梯。離開地獄般的霍亂疫

區，看見稻田的豐美，感到「自由」

了，她要看清楚身邊人所掛的假面，

也要逐步把自己的「面紗」除去，而

這個自我認識的歷程，卻非一時一事

的突變所能完結，而碰巧在凱蒂身上

更是緩慢漸進的。真有神靈主宰我

嗎？「貞節」是否德行而可抹殺熾熱

而忠實的戀情？不旋踵，在香港短暫

停留的日子，她的「自由」讓她軟弱

起來，重投查爾斯．唐生的懷抱。直

至她毅然離港，答應陪伴老父那一

刻，這或可算是她逃脫煉獄踏上第二

層階梯的冀望。小說並未寫到幾年以

後已為人母的她。

不能直截批判時代病態？
要說毛姆憑一個傳說演述一則現代人愛情孽

緣，有相當具體的心理刻畫，故事和人物雖取自

現實卻沒有典型意義，那麼《面紗》豈不如同一

齣戲劇，頗有詩意而未免輕巧，不能直截批判時

代的病態？但故事終歸打上時代的烙印，在充斥

虛假「面紗」的英國上流社會，這類愛欲和婚姻

倒錯的事件大概不會罕見。《面紗》主人公本來

取名藍恩（Lane）而非費恩（Fane），卻不巧與
一對在香港的夫婦同姓，毛姆因此被告上法庭，

一個與唐生職位相近的殖民官員也打算興訟。毛

姆被逼把故事背景由香港改為「清延」再予發

行，後來才回復原名（電影把背景又改作上

海）。但無論如何改動，毛姆執意散發的異國情

調還是存在的，但對人物的影響在於啟迪而不是

僭奪，因此小說題旨毋寧是「觀看人生的真與

假，通過陌生的世相了解自我」，不關乎觀照的

是東方或西方。唯一例外是韋丁頓與滿洲女子的

兩情相悅，韋丁頓該視之為生命中所遭遇的

「道」，這個圓滑處世的殖民官活出了他把握到

的一絲兒「東方主義」。

（作者為香港作家、詩人。）

▲毛姆《面紗》（The
Painted Veil）小說封
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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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花萬花筒筒】】■■

●吳志良綠意盎然的澳門文學綠意盎然的澳門文學

澳門，由於她的歷史和地緣關係，是近代史上中西文化最早交匯的

地方。自明中葉以來，中外文人墨客相繼來到澳門或附近地區旅居、

遊歷，所見所聞，無不觸動他們的情感和靈感，在諸多文學佳作中也

留下了這些蹤跡。湯顯祖所作的《香嶴逢賈胡》，便反映出他首次遇

見西方商人的驚喜，在《牡丹亭》中以佛學的宗教標記指代澳門天主

教傳教事業的蓬勃景象；葡萄牙詩人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遊歷東
方所作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Os Lusíadas，又譯《葡國魂》）的
部分情節，早已通過紀念建築的描繪而深入澳門民心，成為了澳門城

市文化標記的一部分。

及至清代，吳歷創作《澳門雜詠》三十首，其中「一曲樓台五里

沙，鄉音幾處客為家。海鳩獨拙催農事，拋卻濠田間浪斜。」生動地

反映出當時澳門商埠的地位以及在經濟上對海外貿易的倚重。晚清來

澳門生活的葡萄牙詩人庇山耶（Camilo Pessanha）所創作的《滴漏》
（Clepsidra），更被葡萄牙文學界視為象徵主義詩歌的典範，對二十
世紀葡萄牙的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產生巨大影響。

澳門文學百花齊放的繁榮年代
進入二十世紀，澳門文學進入百花齊放的繁榮年代。中文、葡文以

至「土生葡語」文學都取得長足的發展。以創作舊體詩詞為主的「雪

社」，與民國幾乎同齡，雖然它只是一個由五六個人組成的雅集，沒

有嚴密的組織，但作為澳門文學史上第一個以本地居民為骨幹的文學

團體群落，對澳門詩歌發展有突出的貢獻，影響也非常深遠。上世紀

三十年代，筆名「華鈴」的澳門詩人馮錦釗在上海發表過大量新詩和

譯作，在抗戰時期名噪詩壇。而一九五○年《新園地》創刊和六十年

代「紅豆文社」的成立，既標誌進步文學與澳門文學合流，文學創

作題材走向本土化，而且更多地反映在殖民管治的環境下澳門基層社

會生活的種種現實，奠定日後澳門文學蓬勃發展的根基。葡裔社群在

同一時期也湧現出一批既反映族群生活，又反映對不同族群和文化之

間和平共處的期盼的作者，例如江道蓮（Deolinda da Conceição）、飛
歷 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飛 雅 德（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等。
一九七六年，葡萄牙進入第三共和，權力下放讓澳門掀開社會制度

本地化的歷史新頁，並隨中葡兩國順利解決澳門前途問題而進一步

深化。漸漸地，不少在澳門居住的人從過往「逗留」的心態演變成

「定居」，而各項社會設施的建設和落成，使澳門的不同群體有了共

同相處的空間和溝通的機會，造就了澳門本地造型藝術、文學創作、

歷史研究和出版方面自八十年代開始蓬勃發展。在這段時期成立的

「澳門筆會」，目前仍然是聯繫團結澳門文學創作者的廣闊園地，在

構建澳門本地身份認同的過程中，發揮總結經驗、鞏固記憶、提煉精

粹、充實內涵的作用，現已成為澳門文化的一道亮麗風景。報界和學

界在推動澳門文學發展上也不遺餘力。一九八三年，《澳門日報》開

設「鏡海」文學專版，翌年舉辦「港澳作家座談會」，呼籲建立澳門

文學的形象；時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於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舉

辦過兩次澳門文學座談會，進一步凝聚澳門文學界的集體意識，大大

激發了澳門本土文學創作的熱情。

一九九二年，澳門基金會改組，成為一所致力推廣澳門的教育、科

學、文化和中葡合作的機構，也為抒發澳門文學創作熱情提供必不可

少的平台。在澳門筆會和《澳門日報》的大力支持下，澳門基金會設

立「澳門文學獎」和「讀後感徵文比賽」活動。隨後，澳門基金會編

輯出版澳門文學「八選」——《澳門離岸文學拾遺》、《澳門當代詩

詞紀事》、《澳門短篇小說選》、《澳門散文選》、《澳門新詩

選》、《澳門文學評論選》、《澳門當代劇作選》，以及《澳門

現代詩選》，形成澳門文學的基本面貌，樹立起澳門文學界的群

像。

為發展和壯大澳門文學事業奠定基礎
就在這個時期，在澳門基金會的統籌下，澳門的文學界也逐漸

與內地的文學藝術界團體建立聯繫，還在回歸前夕與中國文聯出

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二十冊的「澳門文學叢書」。隨澳門回歸

祖國的大家庭，本地文化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的特

性既是社會現實，也成為澳門社會的普遍共識。澳門回歸二十五

年，既是澳門歷史上發展得最快、最好的時期，也是澳門文學最

活躍、最繁榮的時期。澳門文學界不但有幸成為這個激情澎湃時

代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更有幸成為這個翻天覆地時代的記錄者和

書寫者。「澳門文學獎」和「讀後感徵文比賽」的參賽規模不斷

擴大，現已成為代表澳門文學界最優秀一面的品牌項目，加上由

其他文學團體和文化主管部門舉辦的「澳門文學節」、「紀念李

鵬翥文學獎」、「澳門文學館」等，更為儲備澳門文學創作人才

提供平台，為進一步發展和壯大澳門文學事業奠定基礎。

事實上，澳門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大家庭的一分子，既有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嶺南文化的基因，也由於澳門城市開放包

容的特性，而又有她獨特的個性。澳門文學的個性也隨澳門

城市的變遷和發展而變得更加鮮明，藝術表現方式也趨向多元，

其背後的思想意涵也漸漸成熟。以「澳門文學獎」為例，主辦機

構注意到澳門在從以往一座具有現代氣息的城市，發展至今成為

一座國際化的城市的過程中，她的知名度、關注度在華人世界裏

也越來越高，因此從第十二屆開始，把參賽對象擴展至全球華

人，目的是希望澳門文學在既有以本地視角創作的作品基礎上，

盡可能吸納以外地視角觀察澳門的作品，通過不同表現形式和不

同思想之間彼此交流、碰撞，提高澳門文學的參與度、質量和傳

播力。目前本地作品和外地作品的參賽比例大概是二比一，獲獎

的本地作品既有資深作家，也有青年後進，外地作品對澳門的想

像，也為我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新鮮感。

二○一四年，澳門基金會與中華文學基金會合作出版「澳門文學

叢書」，至今已出版五批共七十九冊。「澳門文學叢書」將古今、

中西、雅俗兼容並蓄，呈現出一種豐富多彩而又色彩各異的「雞尾

酒」式的文學景象，這在中華民族文學畫卷中頗具代表性，是有特

色、有生命力、可持續發展的文學。「澳門文學叢書」體現一種

對澳門文學的尊重、珍視和愛護，極大地鼓舞和推動澳門文學的發

展。叢書是澳門回歸之後，文學收穫的第一次較全面的總結和較集

中的展示。從全國角度看，這又是一個觀賞的櫥窗，內地寫作人和

讀者可由此了解、認識澳門文學，澳門寫作人也可以在更廣遠的時

空裏，聽取物議，汲取營養，提高自信力和創造力。

澳門文學再上層樓的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共建人文灣區，塑造灣區人

文精神，為澳門文學再上層樓帶來機遇。基於粵港澳大灣區獨特的

歷史和地理條件，由廣府文化、客家文化、華僑文化和粵商文化作

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嶺南文化，是構建灣區文化共同體的豐富泉源，

而澳門數百年不間斷的中西交流經歷，不僅奠定澳門在中西文化交

流史上的歷史地位，也造就了澳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定位。事實

上，無論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還是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

平台，貫穿其中的都是文化。澳門擁有古今同在、中西並舉的深厚

歷史文化底蘊，具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交流互鑑豐富經

驗，有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良好社會環境，有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獨特話語體系，是名副其實的人類文明實驗室。澳門最擅長的

中外文化交流互鑑，也是國家在全力提高軟實力的當下所最需要

的，也是澳門在協助文化強國建設，推動灣區文藝創新中最能發揮

作用和作出積極貢獻之處。

正因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本身既有的共同性、獨特性和多樣性，

為我們把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發展優勢，通過文學創作展開形

式多樣的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提供格外優越的條件。澳門的文學不僅

書寫小城的人事景情，其視野也逐漸拓展到更廣闊的時空，把城市

的命運與國家和世界的命運更緊密的聯繫在一起。澳門文學作品的

讀者，在中原大地也找到了知音，不少優秀作品還翻譯成外文出

版。通過人文灣區的平台和跳板，澳門文學創作使澳門鮮明的文化

城市形象、韻味更加親近、可愛、鮮活，大大促進了人們對澳門文

化的了解和認知，為塑造灣區人文精神提供豐富的養份。

誠然，共建人文灣區，塑造灣區人文精神的最終目的，是構建粵

港澳大灣區文化共同體。雖然澳門文學仍缺乏標竿性作品和標誌性

作家，但澳門文學因澳門擁有豐厚歷史文化底蘊和充滿人性光輝

的面貌而綠草成蔭，生氣盎然。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共同體所折射的

精神、價值和力量，必將協助澳門文學栽培出參天大樹，使澳門文

學發放更璀璨的光芒，照耀更多的人們。

澳門回歸二十五年來，作家也成為這個偉大時代中的積極建設者

和貢獻者。只要澳門作家在當前百花齊放的榮景中齊心協力，互相

扶持，用心栽花種草植樹，必能創造出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外的

創作成果和深入人心的時代經典，為說好「澳門故事」立碑，更為

擁抱人文灣區和人文中國，增添斑斕華彩。澳門文學長出參天大

樹，必將指日可待。

（作者為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

長。）

▲澳門文學因澳門擁有豐厚歷史文化底蘊和充滿人性光輝的面
貌而綠草成蔭，生氣盎然。 （資料圖片）

編按：「只要澳門作家在當前百花齊放的榮景中齊心協力，互相扶持，用心栽花種草植樹，必能創造出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外
的創作成果和深入人心的時代經典，為說好『澳門故事』立碑，更為擁抱人文灣區和人文中國，增添斑斕華彩。澳門文學長出參天
大樹，必將指日可待。」今年適逢澳門回歸及特區成立二十五周年紀念，本刊特邀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撰文回顧澳門
文學的發展、重要歷史時刻與豐盛成果。



《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主編：潘耀明 執行編輯：張志豪 隔星期四出版 2024 . 12 . 26 星期四

明報特輯部製作

明月灣區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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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鄭教授隨手就做出學問，看似『偶然』，但歸根結柢，是他與生俱來對美學和文化的欣賞能力，這是他人生的『必然』機遇，兩者扣合，才開出繁花滿路，碩果纍纍。」
作者專訪鄭培凱教授，從其求學之路說起，探討歷史的偶然必然、他隨心所欲的文化因緣、以宏觀背景理解文學與歷史的重要，以至生命性靈體悟的能動性與啟發。

緣 起
十多年前，上海畫家謝春彥老師介紹鄭培凱教

授給我們認識，其實早在這之前，我已經常看鄭

教授的文章，佩服佩服。

一直以來，我都非常驚訝鄭教授筆下所涉獵的

題材，可以這麼有趣，可以這麼廣泛。而偏偏這

些題材都是我喜歡的！例如崑曲、茶文化、陶

瓷、書法、蘇東坡和中式庭園景致……

很早已想為鄭培凱教授做一次訪問，六月底去

聽中華文化節的「大師傳藝．尋古知新」、鄭教

授主講的「傳統文化藝術的現代啟示」講座，心

念再起，然而，正正因為他研究的題材猶如天女

散花，只說其中一項已經可以出本專書，這區區

幾千字的訪問又能說些什麼呢？

於是我定出一個方向，就是談談他求學之路，

而他在外國修讀歷史，這些有趣的中國文化藝術

研究項目又是怎樣來的？

在城市大學的一個會客室，一盞清茶，且聽鄭

教授娓娓道來。

歷史是偶然還是必然？
訪問中，喝他夫人鄢秀教授泡的一杯好茶，

腦海中忽然浮現一個問題：「歷史是偶然還是必

然？」

因為鄭教授在耶魯大學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明

末文學家、戲曲才子湯顯祖。而巧合的是，湯顯

祖以其戲曲知名的年代，在西方也有一位偉大的

劇作家莎士比亞，他們不僅在同一時期各領風

騷，更於同年去世，時為公元一六一六年。啊！

還得再加上一位西班牙的偉大劇作家塞萬提斯，

他們雖沒能同年生，卻在同年死。

東西方戲曲文學的發展軌跡如此巧合，是歷史

的偶然還是必然？

訪問鄭培凱教授是非常愉快的，因為他對所有

提問，都能夠扼要而清楚地回應，而且妙語如

珠。

鄭教授是山東人，但自小在台灣生活，及長考

入臺灣大學外文系，後再到夏威夷大學進修，又

因授課老師關係，他輾轉到了耶魯大學攻讀歷史

博士學位以及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後。

如前述他的博士論文是以歷史角度研究湯顯祖

和李贄在晚明的文化與藝術發展。畢業後，順理

成章在耶魯教書。

當年他以為自己會一直留在美國，但人生的軌

跡無人可料知，在今日回想美國求學時代，鄭教

授仍不斷笑

說：「那段日

子真幸福。」

幸福不是唾

手可得，幸福

在哪兒？原來

他那時遇到了

一位非常開明

的指導教授，

除了接受他所

選擇的研究項

目，並成功籌

募經費，他的

恩師就是耶魯

大學的史景遷

教授，他至今

念念不忘。這

位老師為他爭

取了六年獎學

金，使他得以

順利進行個人

心焉嚮往的項

目。

湯顯祖是他的博士研究主題，為此，在六年間

他從美國到國內作出多次的考察之旅。一九七六

年他第一次來到蘇州，網師園剛完成修葺，並開

放給大眾遊賞。「這個網師園真的很棒！我一看

就迷。」鄭教授高興地說：「然後我就對中國

的庭園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跟鄭教授告訴我蘇州最好的庭院在哪裏，而

知名庭園的特色又是什麼，如數家珍地滔滔不

絕。其中他說到拙政園「與誰同坐軒」特別之

處，他說：「此軒在拙政園中一亭，背襯蔥翠小

山，前臨碧波清池，環境十分幽美。其名字取意

宋蘇軾詞：『閒倚胡床，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

同坐？』」

哈哈，我的答案，還以為是與素心人同坐。鄭

教授低聲說：「蘇東坡就是蘇東坡，其答案是

『明月、清風、我。』」

一般人在風景優美庭院閒逛之後，喝杯茶就心

滿意得而去，但鄭教授不一樣，他看到喜歡的，

立即融合美學、藝術和歷史來研究一番。

這種「偶然」的學術研究，還有一件是他在臺

灣大學教書時的經驗。鄭教授回憶，上世紀九十

年代在臺大教書時，那時茶文化興起，台北到處

都有風格優雅，又富文化氣息的茶店。那光景，

他就會把課堂搬到校園附近的紫藤廬茶室去，和

學生一邊喝茶一邊上課，十分風雅呢！誰知這茶

吃吃，他覺得中國的吃茶文化源遠流長，但

沒有人細心研究整理其歷史，真是可惜……

隨心所欲的文化因緣
接下來，大家可以想像得到，鄭教授又在閒餘

的時間研究中國茶文化去了。

我們去日本時，看見他們的「茶道」蠻有規

矩，可謂文化深厚。殊不知，經鄭教授考據，我

們中國人古代的茶文化，就是如此精緻，他說：

「沖茶要打花，就如現代的咖啡『拉花』一樣。

古人吃茶是色香味俱全，日本是學習了中國的茶

文化，而自成一家。」

其後，他研究陶瓷、泉州的海上貿易和蘇東

坡，都是類似隨心所欲的因緣，凡是他身邊跟藝

術文化和歷史有關的，他都興趣滿滿。

在臺灣大學執教一段時間之後，一九九七那一

年，他被大學學長張信剛邀請到香港城市大學任

教，並主辦中國文化中心，推廣中國歷史與文化

的必修課，包含社會歷史、古典文學、建築美學

等。

中國文人雅士都醉心詩詞書畫及戲曲等藝術，

鄭教授談起這方面的陶冶與熏陶，一切皆因他自

小家教甚嚴，父親是一位書法家，「每天他都要

完成其必須作業，才可以有玩樂時間。」他說。

基於此，他早就潛移默化，不知不覺地深深地

與中國文化藝術結了緣，也促成他選擇來香港教

學的緣份。

來香港任教之後，他更在香港和專攻語言和翻

譯的鄢秀教授結婚，兩人也同在香港城市大學工

作。鄭培凱讚賞太太個性細膩又細心，能與志同

道合的她，一起結伴走人生路，幸運又幸福。此

外，鄢秀也與他合編過好幾本書。

以宏觀背景理解文學與歷史
每一樣他喜愛鑽研的物事，基於歷史學家的角

度，所見所看到的就是另一番天地，更寬更廣更

有境界。正因如此，這位文史學家在古典詩詞、

古典園林、戲曲、陶瓷、茶藝等中華文化的多個

領域皆造詣非凡，著作等身。

他筆下的湯顯祖和蘇東坡，為大家呈現更多面

的理解，透過他的深情研究，我們亦看到他對陶

瓷和茶藝更深入介紹的文章。

說到這裏我不禁奇怪，既然自小喜愛中國文

化，在臺大讀書時，鄭教授又為何選擇念外文系

而不是中文系呢？

鄭教授哈哈一笑，說：「臺灣大學當時的中文

系比較強調經學、訓詁學、文字學和音韻學等，

跟我所感興趣的文學藝術相距太遠，年輕人就不

太喜歡，恐怕讀讀就變了個老古董！所以當

時中文都非常好的師兄白先勇、王文興、劉紹銘

等都選擇外文系而不選中文系。」

我問他，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到美國後又選修

歷史呢？

鄭教授說其實他在臺大時，已副修歷史，之後

早已決定不再念外文，因為已經對歷史研究產生

了興趣。而他讀歷史的目的跟大多數傳統學生不

一樣，他說自己對朝代興衰、政治人物等沒有興

趣。

他眼於文學藝術在不同時代，展現的情況跟

歷史環境的關係，以及個別作者、藝術家的創

意、成就和創作的過程，跟其當時所身處生活環

境的關係，為什麼能讓其發揮天才，又怎樣提升

到文學藝術的創造，凡此種種，都是他致力的研

究重心。

他期望以比較宏觀的角度及整個文化變遷的歷

史背景，來理解文學跟歷史的情況。

性靈體悟的能動性與生命啟發
說到我也喜歡的蘇東坡，鄭教授非常雀躍，原

來疫情期間，他專注研讀蘇軾的文章，被他波折

激盪的生平所啟發，蘇軾的詩文療癒了他，並將

它們作為自己書法習作的主要對象。

「東坡一生波折激盪，超越困厄苦難，上升到

豁達的心境，則反映了性靈體悟的能動性，蘊含

生命意義的重大啟發。」鄭教授說。最終輯成

《煙雨任平生：鄭培凱講蘇軾》及《此心安處：

書寫蘇東坡》，書中有他對蘇軾的認識與理解，

也有他自身的生命體味。

疫情過後，他在中環集古齋舉辦了一次書法展

覽，又出版了《幾度斜暉蘇東坡》。

這位歷史家，專門研究文化藝術史，研究文化

思維跟藝術思維。他關心人類怎樣思考這些問

題，怎樣創造優秀文化藝術傳統。

他認為透過研究具體的文學家藝術家，反而能

更清楚了解整個文化長遠的變化的脈絡，又可結

合個體出色的文學藝術人物，跟當時環境對照，

富想像空間之外，也可緬懷。如此種種，皆對人

類整體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有很大的意義。

這些都是他的興趣，鄭教授開心地說：「也不

管別人，總之樂在其中。」

我終於明白，雖然鄭教授隨手就做出學問，看

似「偶然」，但歸根結柢，是他與生俱來對美學

和文化的欣賞能力，這是他人生的「必然」機

遇，兩者扣合，才開出繁花滿路，碩果纍纍。

後 記
回顧大半生的文化旅途，鄭教授說自己是「幸

運」的，退休後仍然可以為自己的一生志業繼續

尋幽探秘，自得其樂。

不過原來「幸運」是有多重性的，鄭教授為我

們講述另一個有關他的幸運故事：

在他約兩歲那年，時為一九四九年，他在台灣

的父親，本來已經為他們作好安排，在上海搭乘

太平輪到台灣會合，就因為一個偶然，不知怎地

弄到了一張飛機票，母親遂決定改

乘飛機，因此順利去到台灣。而當

年踏上太平輪的乘客，卻從此一去

不返。

（本文圖片及字畫由鄭培凱及方

舒眉提供。作者為香港作家、資深

藝術工作者、出版人。）

傳統文化藝術的現代啟示與求索傳統文化藝術的現代啟示與求索——專訪鄭培凱教授專訪鄭培凱教授 ●方舒眉

▲鄭培凱教授在古典詩詞、古典園林、戲曲、陶瓷、茶藝等中華文化的多個領域皆造詣非凡，常與不同大家交流，左圖為饒宗頤教授（左），右圖為金庸先生（坐
者）。右圖鄭教授旁為夫人鄢秀教授。

▲一九八三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第一屆國際
《金瓶梅》學術研討會間與會者合影。右起：鄭
培凱、馬泰來、孫述宇、楊沂（筆名水晶）、夏
志清。

▲在疫期，鄭教授潛心寫書法，
他的作品清麗自然，別有儒雅氣
韻。圖為「千種相思向誰說，一
生愛好是天然」，上句出自王實
甫《西廂記》，下句出自湯顯祖
《牡丹亭》。

▶鄭培凱書湯顯祖《牡丹亭》中
的〈皂羅袍〉及〈好姐姐〉。


